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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厚春（中国·岳阳）

周厚春词三首
点绛唇·处女雪

暮雪沙沙，
闺中少女柔情话。
晨明雪罢，
大地如诗画。

赏景东门，
雪漫丹溪坝。
神光下，
晶莹玉姹，
不忍浊鞋踏。

卜算子·植树造林基地

百载树贤人，
十载培嘉木。
四野山川碧绿林，
满是财和富。

鱼在水中游，
鸟汇林中住。
抓把空气尝一尝，
清爽如仙露。

西江月·风雪

昨夜翻身骤冷，
今晨落雪霏霏。
寒风漫卷梨花摧，
又把梨花捻碎。

五尺临窗小苑，
几枝灼眼红梅。
欣迎春令立时归，
折取瓶插室内。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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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饭局父亲的饭局
段代洪（美国）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静好（英国）宅家日记Day 694

2月14日，星期一，晴
今天是情人节，是天下有

情人最盼望也最幸福快乐的
日子。早晨一醒来，先生就给
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一个甜甜
地吻，然后说：“情人节快
乐！”，我回复：“情人节快乐！”

吸取了去年的教训（去年
情人节，因为我忙诗社工作，
在情人节当天下午才去商店
买花，结果各商场的玫瑰花都
卖完了，先生只好选一盆盆栽
花，当情人节礼物。）今年的情

人节，先生在昨天（情人节的
前一天）就带我去选玫瑰花，
因为情人节还没到，各商场为
迎接情人节而精心准备的各
种礼物和玫瑰花琳琅满目。
先生选了一大捧火红的玫瑰，
我看一眼价格：25英镑，我说：

“不买这么贵的，买一束小的
即可。”先生说：“就买这个，情
人节每年只一次，你值得！”

听先生这么一说，我不再
拒绝，心里甜蜜蜜的。是的，
情人节每年就一次，该好好庆
祝，先生想为我买什么就买什

么吧，此时不需想着节约。
先生不差钱，我也不需再

为他节约钱，我们的儿女们都
已经独立，有工作，且收入都
不错，不再需要我们的资助。
我们的父母也都已过世，不需要
养老，所以我们的钱我们自己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开心就好。

买完花，先生想带我去买

其它礼物，衣服、鞋子，因为家
里很多，没地方放，我确实不
想再买。先生建议去买化妆
品。现在疫情，出门戴口罩，
我也很少用化妆品的，上次圣
诞节先生送我的化妆盒还没
开封，但不好拒绝先生的美
意，同意先生为我买了一套兰
蔻化妆品和一瓶同品牌香水。

买完礼物，先生带我去吃
午餐。在一家高档西餐厅，吃
着精致西餐，先生说：“你知道
为什么我每天都想出来吃午
餐吗？因为我已习惯吃西餐，
不可能餐餐吃中餐；再看到你
每天那么忙，不忍心叫人特意
为我煮西餐。另每天出来吃
午餐，能让你有机会离开电脑，到
外面走走，呼吸新鲜空气。”

谢谢先生坦露心声和真
诚地关心和爱，我又加深了对
先生的理解，不再埋怨他在疫
情期间，仍坚持天天外出午

餐。夫妻之间要多交流，才能
更好地不断加深了解对方，虽
说我们结婚十多年了，早已过
了七年之痒，我们的感情却越来
越牢固，对彼此的爱也越来越深。

有人形容结婚多年的夫
妻，如同左手握右手，没感
觉。但我们不是，我们是左手
和右手，形影相随，互相配合，
协同合作，爱情已逐渐转变为
亲情，不离不弃的陪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中国古老
的智慧和祝福，浪漫又温馨，适合
每一对彼此体帖又深爱的人。

璐都记不清自己婉拒
父亲多少次了。可是

父亲像个心愿未满足，就会
一直不依不饶的老小孩一
样，只要瞅准机会，就会问：
璐啊，明天有空了吧。

其实，父亲的请求很简
单，不过是一顿饭局。父亲
说，他的那几个老哥们儿很
仰慕青璐的才华，一直在他
面前游说要摆一桌儿，想认
识一下他的才女。

父亲已经70多岁了，他
说的那几个老哥们儿，也都
和他差不多，甚至还有的比
父亲大个三五岁呢。青璐心
想，父亲用了“仰慕”这个词，
端端不合适，但她看到父亲
皱纹里荡漾出的毫不气馁的
执拗的笑容，她也就没有对
父亲说什么。

青璐心里明白，不是父
亲那几个老哥们儿要设宴认
识她。而是父亲想在一帮老
伙计面前，显摆一下自己的
作家女儿。青璐多次婉拒父
亲，一方面是她觉得自己坐
在一桌老人堆里肯定特别尴
尬，另一方面因为赶书稿也
确是难以抽身。

这天，父亲午餐时喝了
点酒，心情似乎很好。父亲
很轻柔的敲开青璐书房的
门，又提起了那个饭局。青
璐这回没有说话，只是指了
指桌上的书稿，向父亲摊了
摊手，给了父亲一个略带调
皮的无奈表情。

父亲说，没事没事，知道
你可忙呢。青璐分明看见父
亲历经沧桑的昏浊的眼神里
掠过一丝失望。他似乎满带
歉意，蹑手蹑脚地合上书房
的门。转身的那一刻，青璐
看到父亲稀疏的白发和佝偻
的身影，心里竟有些隐隐的
痛。

晚餐时，青璐主动跟父
亲说：你的老伙伴儿们明天
晚上有空吗？父亲喜出望外
的神情，让她想起了那一年
他被评为省劳模时回家来的
样子。

饭局设在敬亭轩酒楼。
酒楼古色古香的，很有些年
成，是父亲和他的老朋友们
以前常来的地方。

雅间名字，贤聚庄。屋
里挂着字画，还摆了三两个
高矮不一的釉彩花瓶。席
间，加上青璐和父亲，不多不
少，刚好一桌，十个人。

父亲兴致很好，他笑意
莹莹，像是春风吻上了他皱
巴巴的脸。父亲逐一介绍：
这是你黎叔，和老爸一起逃
过学 ；这是你老王叔，和老爸
一起扛过枪；这是你靳叔，和
老爸干过架；这是你熊叔，有
名的书法家；这是白叔，和你
一样，是个大才子……

青璐其实也记不住哪个
叔是哪个叔。简单寒暄之
后，席间面面相觑，有些冷
场。不过，几杯杏花春酒下
肚后，老叔们就活跃起来，仿
佛那饮下的不是酒，而是一

种返老还童的神奇药液。
一帮几乎头光光、牙光

光，两眼却无光的老夫，聊发
少年狂。青璐看在眼里，觉
得有些可笑，也有些可爱。
青璐甚至有种说不出的感
动。

老叔们都有了醉意，争
着过来，要和青璐喝酒。青
璐不胜酒力，但也站起来碰
杯，然后浅浅的泯一口。

父亲也有些晃悠悠的跟
来：这是你黎叔，和老爸一起
逃过学；这是你老王叔，和老
爸一起扛过枪……父亲已经
忘记他刚刚介绍过一遍了。

和父亲干过架的靳叔本
是他们当中最硬朗的一个，
可而今却是最体弱最孤独的
一个。他老伴几年前心脏病
去世了。唯一的儿子去年也
在跑运输途中车祸走了。

爱好书法的老熊叔醺醺
的走过来，一手端着酒杯，一
手拿着他写的一幅字，非要
送给青璐。那是郑板桥的：
难得糊涂。可就是这位难得
糊涂的老熊叔，却被人骗去
上什么《世界优秀书法家名
典》，最后被骗光了仅有的21
万养老钱。

这位多年前曾在某县志
办公室工作的钱叔，自费出
了一本古体诗集。钱叔变戏
法一样从他身后拿出一本书
来，说是要青璐提提意见，还
非要抑扬顿挫的给青璐朗诵
他的得意之作《浪淘沙·怀
春》。脚下不稳，一个趔趄，
差点摔一跤，杏花春酒洒了
一地。

闹嚷嚷的雅间里，老人
们有些兴奋的走来走去。只
有白叔，弓着他有些驼的背，
前身几乎全伏在那张大圆餐
桌上，嘴里不停的咀嚼着，花
白的胡须上，沾满了油污和
残渣。父亲的这些老友，白
叔是青璐唯一见过的。白
叔年轻时气宇轩昂，谈吐儒
雅，发表了很多优美的诗
歌。

听父亲说起过，白叔这
些年过得不好。遇到一个不
孝之子，滥赌、吸毒，还虐待
白叔，不给他饭吃。白叔有
次被打伤，还住了院。白叔
儿子后来被抓，判了几年，出
来后，仍然死性不改。

青璐绕过去，想给白叔
敬酒。白叔正撕扯着一块烤
鸭，他在两个袖口上擦擦手，
战战兢兢地举起杯子，一根
手指上还留着没擦净的油
腻。白叔的眼神，无力，空
洞。青璐觉得，有些什么，在
白叔的眼神里下沉着，下沉
着，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深
渊。

局罢人散，青璐和半醉
的父亲费了不少周折，才把
老叔们安顿妥当。好不容易
消停下来，回到家，一直兴奋
不已的父亲，倒头就睡，鼾声
大作。

青璐却怎么也睡不着。
她严重失眠了。

认识夏炎的时候还在龙
腾中文学校教书。不过

这句话说出来顺溜，听起来却
很别扭。首先虽然我的位置
是中文老师，可自我感觉有误
人子弟之嫌，其次和夏炎确切
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认
识过。

那时我成天想地是如何
从家里搬出来。要知道和自
己有不共戴的天仇敌生活在
一个屋檐下，还要装出和睦共
处的假象，确实是难度挺大
的。把自己的生生父亲称之
为仇敌，实在是有些辜负外婆
当年的教导——尊老爱幼，与
人为善。但是我们父女的恩
仇录却是日久天长，经受了时
间空间的检验。

与父亲的梁子在我满月
不久就结下了。而且是以很
壮烈的方式。那个雪花纷飞
的冬日深夜，父母因为鸡不下
蛋，狗不拉屎，也很有可能是
我不吃奶和拉屎吵了个天翻
地覆。母亲抱着我冲出了家
门。据父亲说出来追了，没有
追上。这个说辞得到地是一
大片吐槽，一个大老爷们居然
跑不过抱着孩子产后不久的
妇女，这不仅是可不可信的问
题，实在是有损国男之颜面。

当人们把烂醉如泥的他
用冷水浇醒，告诉他出车祸
了，母亲没了，我在医院，断了
三根肋骨。圣经上说女人是
男人的肋骨变来的。我是女
人，肋骨就是肋骨，所以断了，
也不会和男人那般揪心地
疼。那个时候我也不懂失去
母亲意味着什么。只是和父
亲算是拉开了血海深仇的序
幕。出院后我就被外婆带走
了，没有再见过所谓的父亲和
他家的任何人。

如果说对那时的事情有
记忆，大约谁都会嗤之以鼻，
笑我天方夜谭吧。但我的确
是个很乖巧的孩子，从不问我
的父母那里，也不提任何不
合理的要求。外婆一直很疼
很疼我，含在嘴里怕化了那种。

七岁那年有天放学回家，
一个陌生的男人直挺挺地跪
在外婆面前，外婆抹着眼泪，
把我吓得傻站在门口。

外婆招手让我过去：秋

儿，你愿不愿意跟他去美国？
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是外

婆不要我了，要把我卖掉，哇
地一声大哭起来：不要，不要，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那男人有些着急了，伸手
拉我：秋儿，我是你爸爸，美国
很好的……

要说我的秉性天赋就是
与众不同，我止住了哭，冷眼
看着自称我爸的人：我还是你
奶奶呢，你从哪来给我滚回哪
里去！

我与父亲第一次相见就
是这样不欢而散的结果。我
对美国是向往的，但前提必须
是外婆和我一起去。狗不嫌
家贫的理我那时不懂，但却是
一种本能在做着。亲戚事后
都说外婆阻碍了我的前程，外
婆为此叹息了好多声，声声都
在我的心坎上，没有印象的父
亲变成了印象极深地怨恨的
对象。

就在一切都被淡忘了的
时候，外婆却突然倒下了，预
感到自己时日不多，思前想后
权衡利弊之后她还是决定把
我还给父亲。

只是外婆没有料到，美国
依然是美国，但是父亲的心思
早已有了变化。以前是希望
带女儿去天堂享福，后妈也认
为天堂丰衣足食，自然乐得做
个顺水人情。可是到了美国
之后，却发现天堂的路还很遥
远曲折，多一个孩子生活艰难
更多。

从再见父亲的第一眼我
就看到了他的勉为其难，外婆
不可能不觉察，只是找不出更
好的办法安置我：秋儿呀，人
都有命的！要记住，在人屋檐
下事事低个头，再难的日子也
会过去的········

本着这句话，我忍受着后
妈无辜的刁难和责骂。后妈
有个账本，详细地记载了我来
了之后的每一分钱花销，时刻
提醒这些带上利息我都需要
还的。父亲对这些都知道得
一清二楚，从这方面来说，后

妈是个极其坦荡的人。只是
父亲从来没有异议。或者母
亲给的教训太大，父亲担心个
性刚烈的后妈会制造意想不
到。这个屈服的战壕里只有
父亲在唱独角戏，父亲对我的
期待加入更增添了我对他的
怨恨。

我自己边打工边读着大
学。来中文学校教书事出偶
然，我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
份工作，这里听到的话语太熟
悉，见到的面庞太亲切，我经
常有不知今夕何年的感叹。
虽然我并不合群，我的课也讲
得不好，有时干脆就放一些从
唐人街买的儿童动画片，记得
《还珠格格》是他们的最爱。
但是不管什么考试，我的学生
分数总是很好，每年的春节汇
演，我们的节目别出心裁，让
观众掌声不息。

在中文学校混了三年，大
学也毕业了，展翅高飞的梦和
现实的残酷如水火般一直在
交战，还有摩拳擦掌的后妈已
经在准备回收贷款了。我是
快干涸的河里的鱼，寻找着生
存的空间。

中文课间休息有二十分
钟，我总是走到教室后的一块
荒地闲坐。那块荒地杂草都
几乎不生，但是奇怪地是，却
零星地有些不知名的野花。
那天，我愣愣地看着光秃秃的
地上开得很热闹的花，想起不
知是谁的诗：只要是花，不管
是在花园里，还是在废墟上，
一定要记得开放。

它们怎么可以开得这么
漂亮？一个女孩的声音突然
在我耳边响起。

我头也没抬慢吞吞地答：
不知道，我觉得它们是在履行
种子的职责。

事后过了很久，我才知道
那个问话的女孩就是夏炎，十
岁，和我来美国的年龄一般
大。她的父亲在她七岁海归
了，有了外遇，要和她母亲离
婚，她母亲不接受，用很激烈
的方式敌对着。

我的心颤栗着，发挥着想
象夏炎的生活，揣测她问我话
时的心情，她为什么不继续学
中文了，只是我连她长什么样
子都想不起。犹豫了很久，托
人送去了我摆在床头的一个
小仙人球，这个貌似不起眼的
东西曾经给我带来无数的遐
想和快乐，它从不需要精心打
理，兀自生长，兀自开花，兀自
美丽……

人是种很奇怪的动物，生
命中很多重要的人会变成无
关紧要的过客，而有些匆匆的
过客却经久不忘，我经常想起
夏炎，她是寂寞夜空中闪过的
流星，让我有别样的亲切。我
不知道她是否会想起我，这个
只有面缘的所谓老师一直在
为她祷告。

当收到夏炎的邀请卡时，
我还是很意外，算起来我们之
间已经隔了整整十二年。我
嫁了人，生了三个孩子，难的
日子的确如外婆所说会过去，
只是跟随其后的是其他的
难。生活仿佛就是和磨难对
峙地没完没了的战争。父亲
中风后，照料一直是大问题，
我总是徘徊在孝心和怨恨之
间，夫妻之间感情也是反反复
复，孩子更别说了，是要把我
折磨疯的最后一个节奏。我
在生活的波浪之间起伏，经常
会迷失方向和困惑不已。

夏炎邀请我去参加她的
大学毕业典礼，她的中文字歪
歪扭扭，勉强可以认出：老师，
我想明白了，荒地上的花为什
么可以开得那么鲜艳！接受
一切，留下好的，让坏的走！
那个走字写得几乎横跨了半
张卡，有一种别开生面的夸张
和诙谐感。她还附上了两张
照片，一张和妈妈，一张和爸
爸，照片里的每个人都笑得花
儿一样灿烂！

我拿着卡片看了很久，细
细地剪下那句话贴在了冰箱
上！想起刚买的盆景正好可
以送给夏炎做毕业礼物，好些
个仙人球有黄有红，热热闹闹
地簇拥在一起，一点也不寂寞
……

作者简介：江西南昌人，
现居美国夏洛特。

澳洲追债记澳洲追债记
李双（澳大利亚）债，不是债主追着欠款方

讨债，而是欠款方追着债
主还债。世上有这种好事吗？
有的！

澳洲政府有一个机构，专门
寻找不领钱的老赖——明明是
你的钱，你偏不领，不是老赖是什
么呢！各行各业找不到主的钱，
只要满三年，都由该机构接手。

女儿偶然上网浏览，居然看
见了追踪自己的“通缉令”。内容
是：墨尔本政府某机构，欠她900
澳元（约4500元人民币），欠了12
年了，每年都在追寻她，恳请她查
证并办理领取手续。这笔钱是
由Deakin大学移交的。

怎么回事？简直闪瞎双眼！
我问：“是笔什么钱呢？”女

儿答：“不知道。也不知道是怎么
产生的。这个地址，早就没有使
用了，电话也换了号……是我留

学生时代打工的公司，给我的养
老金吗？”我担心，“是不是骗局？
澳洲不会也布满陷阱吧？”“不
会！”

女儿登录，熬夜，勇当不睡
觉的世界冠军，按提示一步步走，
果真顺利通关。也就是说，欠债
方，终于如愿追上了债主，付清了
债务，彼此都无债一身轻了。

我回忆了一下，当年的确为
女儿申请过Deakin大学，作为保
底备选；但她被悉尼大学录取了，
就没有进这所学校……真没想
到，十多年前莫名被欠的钱，像精
确制导导弹一样，还能自己找上
门来，击中目标，挺开心的。

那究竟是笔什么钱呢？网

上只有付钱条款，没有欠债说
明。打电话过去，回复：要查！需
等待！

为对方着想，我们在网页选
项中点击了“放弃查询”。想必政
府的大账本，已经搁平了。我女
儿个人的小账目，只好让它继续
糊涂着。

虽然不再查询，但我不免要
想一想。春夏秋冬，我在澳洲生
活、走访，深切体会到，澳洲人，比
我朴素得多，简约得多，单纯得
多，随意得多，干脆得多，实际得
多。想灯红酒绿，想炫富攀比，想
浑水摸鱼，想乌七八糟，甚至想接
吻想拥抱，想二奶三奶，那只能另
去一个国家。诗曰：海内存知己，

隔壁住老王。青山依旧在，绿帽
长年新。近水楼台先得月，谁家
衣柜不藏人？和澳洲无关。顺
便说一下，西方社会里“小三”少，
是因为人们普遍笃信一夫一妻
的基督教，而中国自古以来都实
行一夫多妻。澳洲的管理机构，
多年来，在玩全民医疗免费，玩
12年免费教育，玩大学生无息贷
款读书，还款期无硬性规定，从来
不警告：你不给钱，孩子就输在起
跑在线了！……最不可思议的，
就是“强行”把钱，塞进债主手里，
让你慢慢数着耍。

又推测我女儿今日得到的
意外财，可能就是当年漏领了的
某类款。因为第一次注册的，是
那所大学，所以这笔钱，首先到了
那里。唉，为了900元钱，女儿被
暗查了12年。幸好她不知道，知
道的话，早高兴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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